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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代
的
人
把
寫
作
當
作
神
埋
的
「
立言
」
，

自
從
盡
家
開
始
盪
裸
體
人
像
以
來
，

藝
術
作

因
此
，
小
說
沒
有
地
位
，
寫
小
說
是
文
人
的
無
恥
品
和
商
品
的
分
辨
便
無
定
論
。
雖
然
人
人
都
知
這

行
爲

，
讀
小
說
是
敗
德
之
事
，
自
然
，
也
沒
有
人

甚
麼
是
藝
術
作
品
，
可
是
却
無
法
使
得
販
賣
者
承

去
印
行
小
說
。
文
人
靠
小
說
既
竇
不
到
錢
，
更
做
認
自
己
的
東
西
只
不
過
是
商
品
。
文
學
小
說
和
商

不
到
官
，
名
利
皆
無
。
雖
然
寫
小
說
是
一
無
所
得
品
小
說
之
間
的
分
野
，
從
表
面
上
看
來
，
似
乎
比

，
却
仍
苞
有
人
嘔
心
瀝
血
地
寫
小
說
，
爲
的
是
寄
繪
盡
更
難
以
有
個
定
論
。

託
半
世
牢
騷
和
一
輩
子
的
理
想
。
我
們
有
些
專
門
謩
蒨
小
說
的
人
倒
也

的
幾
部
文
學名
著
如
紅
樓
夢
、

水
滸
傳
沆
木
口
口
：
月
月
且
口

在
得
美
名
，
關
起
門
來
猛
寫
，
磚
頭
小

｀
西
遊
記
、
西
廂
記

等
的
作
者
，
都
是
5
m
~

歷
盡
世
事
滄
桑
的
人
傑
，
在
人
生
戰
場

上
栽
了
跟
斗
，
吃
了
敗
仗
，
却
也
不
廿
寂
寞
，
把
牢
驥
說
一
部
接
一
部
，
得
利
便
可
。

和
理
想
編
鏃
到
小
說
裏
去

，
也
算
是
一
種
解
脫
，
昇華
那
些
爲
文
學
訟

術
而
努
力
筆
耕
的
人
，
總
是
很
難

成
了
藝
術
。
可
以
說
，
精
誠
所
至
，
走
旁
門
也
終
於
成
以
獲
得
莖
衆
的
賞
識
，
尤
其
是
在
這
個
爲
錢
忙
丶

爲
財

了
果
。
死
的
祉
會
裏
，
與
文
學
無
關
的
人
誰
有
閑
工
夫
從
字
裏

現
代
，
小
說
成
爲
文
學
的
一
大
宗
派
，
寫
小
說
的
行
間
去
推
敲
，
去
發
掘
作
者
的
原
意
和
典
悄
？
因
此
，

人
被
稱
爲
「
小
說
家
」
。
小
說
是
文
學
作
品
當
中
最
容
寫
文
學

小
說
的
作
者
們
免
不
了
要
面
對
艱
苦
和
冷
落
。

易
獲
得
讀
者
的
一
種
形
式
，
也
就
是
因
爲
這
個
原
由
於
歷
史
以
及
現
腐
的

敎
訓
，
這
些
也
幾
乎
是
意

因
，
小
說
便
常
常
被
人
利
用
作
爲
換
取
名
利
的
工
料

之
中
的
事
。

具
。
因
此
，
有
的
小
說
是
文
學
藝
術
作
品
，
而
有
最
難
將
息
的
是
那
種
介
乎
兩
者
之
間
的
人
。

的
小
說
只
是
變
相
商
品
而
已
。
這
種
人
對
於
文

學
的
興
趣
，
遠
超
過
他
們
本
身
所

環克陳 的衆譁低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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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有
的
文
學
荸
礎
，
他
們
筆
下
所
寫
的
遠
超
過
他
們
眼
睛
所

讀
的
，
和
他
們
腦
子
裏
所
思
考
的
。
赧
於
他
們
對
於
文
學
所

懍
有
的
熱
忱
，
他
們
在
拥
始
寫
作
的
那
段
時
期
多
半
都
遠
肯

戰
戰
兢
兢
地
「
文
藝
」

i
番
，
一
旦
名
氣
大
張

，
財
神
爺
進

了
門
，
便
搖
身
一
變
地
成
了
小
說
販
子
，
所
不
同
的
是
，
他

們
仍
然
打
着
「
文
痰
作
家
」
的
招
牌
。
因
此
，
他
們
既
發
了

小
說
阪
子
的
財
，
又
自
封
爲
文
藝
小
說
作
家
，
在
料
神
與
物

質
雙
重
得
意
之
下
，
他
們
一
方
面
從
心
底
裏
看
不
起
那
些
老

老
實
賓
的
小
說
販
子
，
另
一
力
面
遠
可
以
向
那
些
受
讀
者
茘

冷
落
的
眞
箕
實
箕
的
文
藝
作
家
們
說
說
風
涼
話
。

最
近
，
我
贖
到

一
篇
文
章
珽
所
引
述
瓊
瑤
女
士
的
一
番

話
：
「
小
說
可
以
是
窮
術
，
但
必
須
為
大
衆
所
接
受
，
否
則

曲
高
和
嚻
是
一
件
很
悲
哀
的
事
。
」
，
便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例

子
。

瓊
瑤
以
假
定
語
「
可
以
」
來
表
明
小
說
同
藝
術
的
關
係

，
却
用
肯
定
語
「
必
須
」
來
說
明
小
說
與
票
房
的
關
係
，
很

明
顯
的
，
在
她
心
目
之
中
，
藝
術
與
票
房
是
賞
連

一
氣
的
了

。
而
最
武
斷
不
過
的
則
是
認
爲

「
曲
高
和
寡
是
一
件
悲
哀
的

」

司

小
說

「
是
」
一
種
文
學
藝
術
是
自
不
待
言
的
事
攷
，
但

是
一
本
小
說
是
不
是
眞
正
具
有
文
學臨

i
術
價
值
，
却
絕
對
不

是
決
定
於
它
是
否
「
爲
大
衆
所
接
受
」
。
我
國
小
說
史
上
的

幾
部
珽
究
，
如
西
遊
記
、
紅
褸
夢
、
水
滸
傳
等
，
在
它
們
寫

成
的
那
個
時
代
，
幾
乎
是
不
能
公
開
於
世
的
，
更
談
不
上「

爲
大
衆
所
接
受
」
了
。
現
代
小
說
家
如
白
先
男
、
王
禎
和
｀

張
系
國
、
姜
貨
、
菜
春
明
、
邵
櫚
等
人
的
作
品
，
依
照
其
票

房
銷
路
數
字
看
來
，
並
不
「
爲
大
衆
所
接
受
」
，
但
是
誰
能

否
認
它
們
的
文
學
價
值
？
瓊
瑤
的
小
說
票
房
價
值
在
今
日
臺

两
市
場
說
來
自
是
首
屈
一
指
的
，
但
是
它
們
是
否
具
有
文
蔡

價
值
却
是
另
外
一
囘
事
了
。

不
朽
的
文
學
作
品
無

一
不
是
有
腦
人
與
人
生
的
。
偉
大

的
文
學
家
所
關
悛
的
是
人
類
的
幸
福
。
然
而
，
秕
會
羣
衆
是

愚
味
而
短
視
的
，
尤
其
是
在
選
擇
他
們
的
精
神
活
锄
方
面
，

他
們
往
往
縱
容
自
己
的
怠
惰
而
流
入
粗
俗
和
膚
淺
。
如
果
我

們
一
定
要
以
是
否
被
當
代
大
衆
所
接
受
爲
決
定

一
部
小
說
的

文
藝
價
值
，
我
們
就
不
得
不
先
替
所
謂
的
「
大
衆
」
來
定
下

一
個
標
準
。
如
果
一
部
小
說
的
讀
者
羣
十
之八
九
都
是
些
「

愛
情
」
泛
濫
，
大
腦
簡
單
的
少
男
少
女
，
和
飽
食
終
日
無
所

事
事
的
婆
婆
媽
媽
娘
兒
們
，
卽
使
它
能
印
行
千
百
版
，
也
不

過
遠
是
屬
於
商
品
小
說
之
流
。
有
些
小
說
連
第

一
版
也
銷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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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
，
但
是
，
如
果
買
這
本
小
說
的
人
多
屬
有
學
菠
之
士
，
它

仍
然
具
有
其
文
學
價
值
。
如
果
，
我
們
不
分
靑
扛
皂
白
地
以

人
頭
來
計
算
，
或
是
以
着
迷
的
程
度
，
來
決
定
作
品
的
價
值

，
那
麼
良
藥
便
遠
不
如
糖
果
，
而
糖
果
又
不
如
嗎
啡
和
海
洛

因
了
。如

果
，
一
定
要
以
「
為
大
衆
所
接
受
」
來
作
爲
衡
且
一

部
作
品
價
值
的
標
準
，
我
們
必
須
要
加
上
時
空
的
淘
汰
作
爲

附
註
才
算
合
理
。
能
移
突
破
時
間
和空間
的
磨
損
而
被
大
衆

所
接
受
的
小
說
，
才
屬
於
文
厙
作
品
。
我
們
少
年
時
代
贖
過

的
一
些
文
學
作
品
，
現
在
再
重
新
去
聵
，
二
｀
三
十
年
之
後

，
反
而
更
見
其
精
采
；
它
們
的
深
度
和
廣
度
旖
着
讀
者
的
學

識
與
人
生
體
驗
而
增
加
，
也
無
論
書
中
的
人
和
事
是
發
生
於

哪
國
哪
方
，
都
不
致
於
令
讚
者
興
起
與
之
毫
無
躺
連
的
距
離

感
。

「
冰
品
漁
夫
」
所
述
說
的
故
事
遠
離
我
們
這
個
地
方
，

也
不
屬
於
我
們
這
個
時
代
，
但
是
，
諮
者
不
自
覺
地
會
被
那

種
氣
氛
所
包
圍
，
你
似
乎
聞
到
了
海
洋
的
氣
息
，
摸
到
島
上

的
晨
膀

，
感
碣
到
漁
人
豐
收
時
的
欣
喜
，
死
亡
常
來
的
悲
哀

；
當
然
，
你
更
會
爲
男
女
主
角
的
愛
情
而
心
動
，
爲
他
們
生

離
死
別
而
唏
噓
。
無
論
你
多
少
次
翻
開
這
本
書
，
這一
切
都

永
遠
鮮
活
明
朗
地
呈
現
在
你
面
前
，
且
又
深
深
地
令
你
感
動

不
已
。
「
冰
島
漁
夫
」
並
非
世
界
第
一
流
作
品
，
但
它
自
有

其
文
學
價
值
。

反
過
來
看
，
時
下
某
些
暢
銷
一
時
的
小
說
，
聵
了
一
本

，
就
不
必
讀
其
他
的
；
茁
一
次
，
就
不
堪
再
翻
。
內
容
說
的

是
當
今
的
人
和
事
，
但
是
，
却
令
人
無
法
進
入
書
中
情
況
。

就
像
疫
瑤
的
一
系
列
矯
惰
小
說
，
男
女
老
幼
，
世
世
代
代
爲

悄
憔
悴
，
爲
愛
料
紛
不
清
，
那
些
人
似
乎
就
生
活
在
愛
和
情

的
眞
空
匣
子
裏
，
不
要
說
不
必
和
秕
會
人羣
發
生
關
係
，
和

人
生
沾
上
點
逯
緣
，
他
們
呼
的
是
愛
，
吸
的
是
情
，
甚
至
於

連
空
氣
也
可
以
不
要
。
這
一
類
小
說
的
主
角
不
能
算
是
「
人

」
，
他
們
的
言
行
和
思
想
(
如
果
還
有
所
謂
「
思
想
」
的
話

)
算
不
上
「
人
生
」
。
無
論
在
中
外
古
今
的
秕
會
襄
，
你
都

找
不
到
類
似
的
人
物
來
，
這
類
小
說
不
能
附
着
於
任
何
時
間

和
空
間
，
更
不
要
說
去
突
破
時
空
而
存
在
了
。

至
於
那
些
「曲
高
和
寡
」
的
作
者
們
是
否
眞
的
像
瓊
瑤

所
說
，
覺
得
很
悲
哀
，
「
子
非
魚
，
焉
知
魚
之
樂
？
」
。
曲

低
譁
衆
的
瓊
瑤
又
焉
知
「
曲
高
和
寡
」
也
自
有
一
番
「
擧
抵

皆
濁
我
獨
清
」
的
天
地
，
以
供
心
神
遨
遊
馳
騁
的
呢
？
「
莎

喲
娜
拉
·
再
見
」
的
作
者
黃
春
明
獲
悉
他
的
書
再
版
之
夜
，

固
然
不
免
興
奮
若
狂
，
然
而
，
在
這
之
前
，
他
也
未
必
武
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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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
。
他
的
快
樂
並
非
來
自
版
稅
，
而
主
要
的
是
欣
菩
於
自
己

的
作
品
終
於
經
得
起
時
間
的
考
瞼
。
如
他
自
己
所
說
的
，
「

在
小
說
創
作
上
，
我
是
絕
對
費
成
以
眞
摯
的
人
生
態
度
為
諶

礎
底
關
心
人
｀
朋
心
祉
會
的
文
學
。
且
不
說
道
德
良
心
，
且

不
說
道
義
袁
任
，
單
從
文
學
恋
術
產
生
的
過
稈
與
成
份
來
看

，
也
就
可
以
明
白
。
如
果
從
文
學
蔡
術
裏
面
，
把
『
人
』
的

部
份
拿
掉
了
，
所
剩
下
來
的
會
是
什
麼
？
然
而
，
又
把
『
人

』
從
『
生
活
』
，
從
『
社
會
』
裏
面
游
離
出
來
，
那
又
會
是

什
麼
樣
的
『
人
生
』
啊
！
」
。
像
黃
春
明
這
一
流
作
者
的
作

品
逐
漸
地
獲
得
了
讀
者
，
確
賀
是
一
個
可
賀
可
宮
的
現
象
。

「
莎
喲
娜
拉
·
再
見
」
之
再
版
，
不
但
令
得
作
者
興
啻
了
－

晚
上
，
文
壞
其
他
人
士
也
會
爲
之
揚
眉
，
吐
一
口
氣
。
這
畢

竟
證
明
了
：

讀
者
的
欣
賈
水
準
在
往
上
游
。
一
個
獻
身
文
限

的
作
者
，
將
自
己
的
心
血
澆
入
作
品
裏
之
後
，
它
是
否
被
大

衆
所
接
受
的
事
懺
，
所
引
起
來
的
快
樂
和
悲
哀
便
不
再
僅
僅

是
有
關
其
個
人
的
得
失
，
而
是
與
祉
會
、
國
家
，
甚
至
於
整

個
民
族
息
息
相
關
的
。

這
一
種
從
事
於
文
學
寫
作
的
嚴
肅
性

，
自
非
那
些
以
寫
泡
泡
糖
式
的
小
說
，
以
獲
暴
利
的
作
者
所

能
以
了
解
、
接
受
的
。

項
瑤
是
個
有
才
氣
的
人
，
她
如
果
在
「
窗
外
」
成
功
之

後
，
能
核
像
黃
春
明
那
棵
，
在
興
啻
快
樂

一
陣
子
之
後
，
便

「
從喜
悅
之
中
，
高
高
地
跌
了
下
來
，
清
沛
楚
楚
面
對
一
件

令
我
感
到
戰
慄
的
事
實
：
；
：
我
好
像
看
到
好
幾
千
個
人
睜
着

眼
睛
瞪
許
我
，
；
：
他
們
的
限
紳
可
能
是

一
種
指
責
，
可
能

比
一
種
要
求
，
更
可
能
是
一
種
憤
懣
。
…
·
：
我
又
是多
麼
地

需
要
在
衆
目
睽
睽
之
下
，
戰
慄
若
思
索
，
戰
慄
着下
策
啊
。

」
的
話
，
她
必
會
在
文
學
上
而
有
所
成
就
。
但
是
，
在
工
商

業
秕
會
發
行
與
嚴
告
的
催
眠
術
之
下
，
她
選
擇
了
攫
獲
名
利

的
快
速
捷
徑
，
因
而
迷
失
了
到
逹
文
學
藝
術
之
宮
的
方
向
。

在
一
連
串
的
「
瓊
瑤
狂
」
裏
，
她
忘
記
了
甚
麼
才
叫
做
文
學

價
值
，
甚
麼
才
是
眞
正
的
快
樂
和
悲
哀
。

當
瓊
幣
因
着
「
窗
外
」
走
紅
而
開
始
淪
入
製
造
小
說
之

途
，
文
壇
尙
有
人
執
筆
議
錀
她
的
作
品
，
那
是
對
她
還
存
着

一
些
希
望
而
表
現
的
一
腫
査
難
式
的
關
懷
。
但
是
，
瓊
瑤
在

她
隈
次
發
表
的
自
白
之
中
，
表
現
的
無
非
是
騶
傲
和
自
滿
，

以
自
己
擁
有
的
諮
者
羣
爲
武
器
向
文
壇
投
擲
揶
揄
和
反
擊
。

許
多
年
以
來
，
文
壇
已
不
再
有
人
提
起
瓊
瑤
或
她
的
作
品
。

當
瓊
瑤
只
談
財
富
和
盛
名
，
文
塊
囘
報
以
沉
默
的
唾
栗

；
但
是
一
旦
她
大
言
不
慚
地
曲
解
文
學
蔡
術
，
則
自
有
人
打

破
沉
默
，
來
清
除
這
一
筆
污
染
。




